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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正月，皖西大别山区农村，在崎岖的山间小路
上，在车流穿梭的公路傍，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中，人们衣
着整洁而光鲜，或单个，或三两结伴，也有拖儿带女，络绎
不绝，边走边聊，喜悦而行，而他们每人手中都不会空落
落的，或提，或挎，或摩托车、自行车驮着年礼，时下生活
好了，只要道路允许，也会开车，走村串户，进出庄户，出
入人家。大家不约而同在此时节，做着一年一次同一件重
要的事情———“走人家”。在广袤的大地上，形成一道蔚为
壮观的流动的风景线。

“走人家”，是这里春节拜年的俗称。著名作家台静农
先生在其著作中，有过专门记述。这一方式，是多年沿袭
下来的一种习俗，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重要礼节，也是对
自己辛劳一年的身心放松，也可看成是给自己发放的福
利，或者犒劳吧。与之相对应，亲朋好友到自己家拜年，叫

“上门”。
皖西山区，山高岭大，沟壑纵横。过去，交通不便，往

来艰难，现在交通倒是改善了，青壮年又要外出务工，或
者工作，平日里大家各奔东西，天南海北，各自忙碌，很少
见面，更难得交流，有的就渐渐生分掉了。“水越流越少，
人越走越亲”。春节是农闲的日子，单位的，打工的，又有
假期，这段日子赋闲在家，为“走人家”创造了难得的时间
和空间，看长辈，走亲戚，访朋友，相互串串，走动走动，
絮叨絮叨，交流、联络感情，相互分享成功的快乐，诉说在
外的乡愁，展望来年的愿景。

“走人家”的安排是有讲究的，或者说，是有礼路的。
比如，走哪些人家，什么时候去、谁家先谁家后、带什么拜
年礼、一起去哪些人等等，这些都需要家主一番精心盘
算。如果考虑不周全，即便上门了，也会招惹责怪的。

正月初一和十三，这两个日子，一般是不“走人家”
的。正月初一，一来，防止出门撞见“太岁”，而与之冲克，
冲克会影响自己一年的运程，这其中有迷信成分，究其缘
由，人们虽三缄其口，却都是实实在在这么做的。二来，这
一带有“拜新陵”的风俗，就是上年谁家有人亡故，亲朋好
友会在初一这一天，到他家去看望，给予宽慰。重视的人
家还会设立专门的灵台，供来人祭拜。如果上一年平平安
安，如果不是至亲，初一这一天要是前往，主家心里会有
阴影和芥蒂的。至于正月十三日，旧俗相传系“杨公忌”，
认为这个日子很毒，忌出门，忌做活。其余，在正月半前，
都是“走人家”的好日子。要是在这个时段没有走完，正月
十六到正月底，也是可以“走人家”的，不过，进门后，见
到主人，第一句话，一定要诚恳地说一句：“来拜个迟
年”，话语里包含歉疚，也有“上门”迟了，请主家谅解之
意。

“走人家”，要“走”哪些家子，根据各家状况，不一而
足，大多以上年到家“上门”情况，大致考虑，这叫礼尚往
来，以礼相待。当然，有些至亲长辈，像岳父家、姥姥家等，
即便对方没有“上门”，也是要走的。可谁先谁后，是需要一
番筹谋的。长亲为先，平辈在后，这是规矩。在实际“走”的
时候，长辈或者家中有老人的，是早晨去，平辈或者年龄相
仿的，是可以下午去的。初二早晨，首先上岳父家门，给岳
父母拜年、请安。随后，依次是姥姥、舅舅、姑姥、姨娘，这些
长辈都是必去的，而且家主必须亲临前往，至于其他表亲、
远房亲戚和亲朋好友，视情往后随机确定，或自己或安排
子女“上门”，有来有往，投桃报李。

“上门”所携年礼，也是有讲究的。年礼，农户自产的
鸡鱼肉蛋，是拿不出手的，除非经过加工，变了花样，即便
这样，比如，一些腊货，像腊肠、猪口条、猪耳朵、猪头肉
等，虽有“常来常往”、“赚头”、“顺风”、“元宝”等美好寓
意，也是不能作为主打年礼的，而只能作为“附礼”，拜年
时随行带上，也要向主家声明，给你们“尝尝”。还有就是
除夕前送的东西，也是不能算在年礼分内的，像年冬腊
月，杀了一头年猪，想孝敬一下长辈，或给亲朋好友，送上
一刀几斤猪肉，俗称“打猪衁”，与拜年礼，是沾不上边
的。拜年礼，一定要是从街市上购得的，这样才显得心是
实诚的，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

腊月“打年货”，采购“走人家”所需年礼，是重头戏之
一。在外地工作，准备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心里码算码算，
在当地购得一些年礼，作“走人家”之用，区别于老家的

“大路货”，尽显与众不同而又体面。至于年礼的轻重，则
视“走人家”上门主人，在家族的威望，在自家心中的份
量，来考量和决定。虽走各家所带年礼的含金量有所高
低，花样也有多少之别，但是样数，一定要是双数，不能是
单数，蕴含好事成双的祝愿。装年礼所用，或手提袋，或包
装箱，一定要用红色或者彩色，绝对不能用白色或者黑
色，现在商品的包装五花八门，如果对年礼包装不满意，
出门前，一定要系上一条红带子，或者贴一块红纸，以图
喜庆和吉祥。到长辈家“上门”，样数多一点，到平辈家

“上门”，样数少一点。年礼，过去简单和低廉，一般来说，
一包红糖和糕点是标配。如果条件好的人家，也会配些糖
果、点心之类。红糖在供销社或者代销点购买时，营业员
会用包装纸，多用的是旧报纸，包成三角体宝塔型，然后
再把一块长方形大红纸片，夹在捆绳下面，紧附在红糖包
上，与其连成一体，象征红红火火，甜甜蜜蜜。而糕点多是
方片糕，拆开包装，一片片连成整体，有节节高之意。

生活好了，“走人家”的年礼，也水涨船高，有些地方，
有些家庭之间，甚至出现相互攀比之风。现在，“走人家”
的年礼，升高到四个样子，酒、香烟、糕点、营养品是其标
配，其价格、档次有高有低，根据“上门”情况不同而有所
区别，讲究的，或者条件好的，样数还会增加。
日子到了，年礼备齐，接下来，就是家里哪些人去“走

人家”。
一般人家，男主人独自或者带着孩子“走人家”，这样

显得重视而诚挚，女主人居家，接待“上门”的客人，要是
客人在家吃饭，操办饭菜，也得心应手。如果是夫妻带着
儿女一起“走人家”，一定是有老人在家里撑着，他们可以
随心所欲地外出，在外滋润得面红耳赤才能归家。

“走人家”出去就是一天，不是家里来了特别重要的
客人，中途不会归家，也就不可能背锅带瓢。中午和晚上
在哪家吃饭，出门一定要盘算好，在哪家吃饭是“看得
起”，大多数都是在长辈家吃饭。如果在哪家吃中饭，一般
早晨第一家就去“上门”，进门先把年礼摆放到堂屋中堂
下的条几或箱柜上，现在有的携带整箱的酒，摆放不下，
就放在携带的其它年礼，大致位置的下方，表示这些是一
家来的，这个不经意的做法，是对主家的敬重，如果年礼
重且档次高，也能够给主家壮壮门面，使主家在来人面前
有面子，也显得主人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然后，与主家
说些拜年喜庆的话，问长问短，叙叙东西，一支烟功夫，直
截了当告诉主人，“我中午在你家吃饭，时间还早，我还有

几家要走。”主人就会愉快地答应。晚饭的安排，也如法炮
制。

临近午饭时分，进门后，一定会告诉主人，我又走了
哪几家子，这样主人心里明白，至少在这些人家，他的位
置是最高的，内心偷着乐。这时，如果同来的有女人，她会
直接去厨房，自告奋勇当帮手，女主人会客气地让她歇
歇，去喝茶、嗑瓜子、吃糖和点心。

“过年不缺菜，来人揭锅盖”。不大一会，女主人张罗
的丰盛午餐，烧、炖、炒、拌均有，新鲜和腊味皆备，摆满
一桌，其中，鱼和圆子是必不可少的，有年年有余、团团圆
圆之意。碗筷也放置好，酒也拿上桌了，男主人惯例性地
询问女主人：“好了？”女主人利索地回应：“好了！”

这时，男主人起身请客人入席。入席时座位也是有规
矩的，主人讲究的，一般都不会用圆桌，那是家庭团聚之
用，招待客人都摆放“八仙桌”，其摆放也有套路，要把它
放在堂屋的中央，桌面的面心板缝隙要与大门垂直，四面
各摆放两把椅子，也有放置条凳的。座席安排，遵循以左
为尊、以上为尊、对门为上的原则。主人一声招呼，请客人
入座，自己率先步入上环位置，在右边站立，把左边的位
置空出，让给长辈或者年龄较大者落座，左上位置和右上
位置，被视为一席和二席，以此类推，他们的下方，是三、
四席，以座位的分配可以看清，来客在主人心目中的分
量。主人先邀请坐上环的客人与自己并排而坐，然后相关
客人入座一席、二席，其他客人就相互礼让，你推我拉，客
客气气，先后相应入席。坐在下方的二位，右边的一位叫

“帮衬”，除了喝酒招呼之外，还负有传碟上菜之责。左边
的叫“酒司令”，专司斟酒，附带吆喝大家喝酒之任。三席
位置则是“酒头”，带头喝酒是其天职，此乃责任重大，关
乎酒桌的氛围，关乎客人能否喝好，此职大多是主人刻意
挑选之人，或者邀请邻居、晚辈前来陪客，其具有性格豪
爽、酒量大，并有巧言劝酒之能力，也有不见外者，自告奋
勇担纲此任，在象征“事事如意”的四个共饮酒下肚，他要
打破客人放不开的僵局，引领喝酒的风向标，先来一个

“通关”，从一席开始，每人先陪一杯，然后提议他人，以
他为模，也来一个“通关”，如此往复，要是冷场，酒实在
干不下去了，他会自找对象，其目标多是位坐一席之人，
共同来个“一口闷”，或“炸罍子”。这一桌如果没有二三
个人，喝得东倒西歪、认不清南北，会认为他是没有尽到
责任的，以后只要有人提到此顿年酒，会落下话柄，让人
讥笑。

就这样，在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中，酒局打开了，
酒场如战场，迎酒而上，相互厮杀，没有一个服输的，
总希望倾其酒力，把对方干下阵来。在混战的局面下，
平辈之间为赢下酒局，往往会行酒令，输者喝酒，常见
的有划拳、打杠子、猜扑克等，目的是想让对方多喝一
点，多吃一点，奉行“劝酒劝菜无恶意”。酒令开始，
全桌的目光都聚焦到行令者身上，旁观者则呈坐山观虎
斗之状，经过一番较量，不服输者，要继续战斗，扭转
乾坤，胜者，则高举胜旗，见好就收。二者各找理由，
相互争辩、争吵，旁观者则打圆场，把酒局推向了高
潮。在酒话、大话和吵闹、叱责中，相互间，交流了感
情，增加了友情，融洽了亲情，浓郁了乡情，即便有人
说了过头话，大度的人也不往心里去，权当“酒后失
言”，泰然地一听了之。
再喧闹的酒席，都有酒终人散之时。握别之时，每人

都会向主人表功，“我今天喝的最多”，其暗含对主人的感
谢，主人也会客气地说：“少酒
无菜，耽误功夫了，也不知吃
饱喝好没有？”诙谐的客人会
说：“菜是没有，全是肉，我是
酒 足 饭 饱 ， 得 几 天 消 化
呢！”
在目送和回望的眸光里，

他们看到来年的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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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公是个死磕传统痴心不改的人，手里攥根稻草，给个油条都不
换。

一到过年，就逼着你买年货。明明不需要那么多，根本吃不了。吃不了
也得买，过年就得年货丰足，五谷丰登。

一盆盆鸡鸭鱼肉，一摞摞各式蔬菜，一袋袋点心水果，一盒盒瓜子小
糖坚果……你必须把厨房、客厅、餐桌都摆得满满的，他才过瘾。这什么人
呐！他却说：这叫年味！

我们小时候过年，那才叫年味！那时候有父母在，兄弟姐妹多，一大家
子。报纸糊墙，供桌上方竹编的匾额上贴云纸，墙上粘年画，门上贴对
联……兄弟姐妹翻上爬下，自己动手，焕然一新，心头洋溢着“年”的快
乐！
家家户户忙碌，烟筒里冒出的炊烟，厨窗里冒出的热气，让整个街道

都弥漫着煎炒烹炸的味道，“年”分散在空气里，笼罩着整个小镇的长街短
巷。
父母亲里里外外，脚步匆忙，厨房热气腾腾。年成好的时候，酥鱼、沃

肉、炸丸子。我们不时在厨房里进进出出：肉炸好了，挑一块放嘴里；鱼炸
好了，拣一块尝尝；丸子炸好了，也手心里捏两个。平时看不到吃不到的东
西，这时候忽然都有了，一种过年的喜悦和满足浇灌了整个童年。

再穷的人家，一年到头省吃俭用也得抠几个钱留在过年用。买好吃
的、好喝的，或者给孩子们添身新衣服、买双鞋，到过年的时候真的就是过
年了。以至于形成一种口语，平常要是忙就说“忙得跟过年样”，遇到食物
特别丰盛，就会说“弄得跟过年样”。

大年三十放鞭炮。鞭炮声从除夕下午开始响，一直响到半夜。中间歇
一小会，又到交子时刻，再一次响起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在铺天盖地的烟
尘味道里，年的气氛被推到高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味一年一年地淡了。可能就是随着人民大
众的生活越来越好，衣食越来越丰足，吃的穿的用的想什么有什么，哪一
天都是过年，孩子们也没啥期待的，那一把瓜子、一把花生、一颗糖果就欢
天喜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年”就这么一点点地失去了魔力。

现在孩子们对过年的渴望，远远不及对放假的渴望。过年有什么了不
起？除了从大人手里拿红包的时候，还有一点喜悦，其他就没有什么让人
迷恋的了，而放假不用起早贪黑地上学，让他们摆脱了羁绊，获得了自由，
这才是大快人心的。

一点一点淡去的年味，就像我们身上一点一点逝去的青春。我们的身
份早已经转化，记忆中在父母面前蹦蹦跳跳的儿童，早已经留在已被拆迁
的街巷，如今我们是砖瓦混凝土鸽子笼里的他人的长辈，我们的任务是过
年让老人们舒心，让孩子们开心！
今年腊月二十九，我的锅碗瓢盆交响曲又开始了。腊鸡、腊鸭、腊赚

头、腊耳朵、香肠，已在水里泡了一夜，今天开始煮；咸鱼昨天已经剁好，
今天开始烹调；活鸡活鸭活鱼正在宰杀，适时炖上。

“老公，我们真的吃不了那么多，就别弄那么多啦！”
他不理我，继续一堆一堆地购进。厨房餐厅，上上下下，成了一个杂货

铺。如果我们要是有十个孩，你可以这样，家里的气氛肯定热闹，进进出
出，叽里哇啦，吃饭一个桌子围满，年味十足。可我们就一个孩子，计划生
育号召我们只要一个孩子，我们就没有必要像旧时传统大家庭那样，非得
弄出十足的年味来。每年过年都是我跟老公争议最大的时候。

那就不说他了，说说我的连端一杯水都费劲的胳膊。一个多月以前，
因为楼顶翻修，我干了些体力活，也是闲不住，看见工人干活我就想动手，
就想帮忙，不习惯别人在那忙着，我在那站着。不知道是在哪一个环节用
力过猛，肌肉拉伤或是韧带拉伤，我的右胳膊就抬不起来了。中间休养一
阵子，好得差不多了，不知道又因为什么劳损了一下，结果现在胳膊就这
个样子，我抬右胳膊得用左手支住胳膊肘推一把劲。可即便如此，也不能
不过年呐，还得干活！

腊羊腿的骨头好大，得剁成块才能装进锅里面炖；整头的咸鹅，也得
切开才能放进锅；鹅爪猪蹄得剁成块才能够煮咸水豆。我得一一把它们解
决了。孩子在外地上班，还没有回来，老公每天上班绝不迟到早退一分钟，
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干不了什么国家大事，就是这些家务小事也是困难重
重，每年过年我都得奋不顾身。

记得有年春节，家里来了好多客人，因为人多，有点忙乱，我切菜的时
候一刀下去三个手指背后的皮都开了，鲜血呼啦一下，染红了刀刃和砧
板。我用右手把左手三个手指头紧紧捏住，捏住……松开看看，血又涌出
来，再继续捏住。用云南白药粉撒在上面，再捏住。等到血不再涌出来，我
给自己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做菜做饭，一刻也没有迟疑。我就带着受伤的
手，不停歇地忙，直到把客人送走。
团聚总是快乐的，过年也是让人很开心的，但是累是真的累。
有一个词叫“年饱”，就是过年的时候，东捞一口，西捞一口，一天到晚

肚子不知道饿。而现在有一个词叫“年累”，过年的时候总是感觉身心疲
惫。“年饱”的时候，我们是孩子；“年累”的时候，我们是孩子的父母。想当
年，我们的父母肯定也累，但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累，孩子也不知道。因
为大人不会跟孩子说这些。孩子回家过年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是欢欢喜
喜的事情，看到他们，累也就不累了。

我老公是个特别憨厚实诚的人。他准备那么多的食材，就是要让家人
亲人都能够欢欢喜喜地来，饱饱足足地走，他要的也就是个年味。

过年了，一年的丰足就是一年的总结，一年的丰足也是新的一年的开
启。他是个传统的人，他要的就是个饱暖，别无他求。

我总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埋在厨房，不看书，不写文章，心头总会有
一些失落，感觉没干正事。

“这怎么能叫没干正事呢？”老公说，“生活就是正事！”天呐，我跟他就
是讲不到一块！
三年疫情，前两年好多人都不能回家，今年彻底放开了，大街上凭空

冒出来太多的人，太多的车。我脱掉围裙，换上鞋子，走进人流里。儿子带
着准儿媳就要回来了，又想起来还有一些他们爱吃的东西还没买够。

年味是什么？年味就是许许多多的人放假，许许多多的人回家，许许
多多的孩子扑向父母，许许多多的父母带着疲惫、带着欣慰、脸上笑开了
花！

年味 2 0 2 2
黄圣凤

天际晴云舒复卷，
庭中风絮去还来。
人生自在常如此，
何事能妨笑口开？

宋·陆游 《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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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钰 摄影

女孩子爱花，男孩儿爱炮。每逢过年时节男孩子总离
不了玩鞭炮。那时我们男孩儿对炮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热
情，现在想来可能是由于那时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既没有
电视可看也没有游戏机什么的玩具。就连鞭炮仅有大地
红、狼烟炮两种炮。哪像今天的时光，男孩子玩鞭炮既安
全又好玩，品种五花八门，什么啄木鸟、电光劈雳炮、擦
炮、拉炮等等。在我的童年里，玩炮常玩狼烟炮，大地红乒
乓一响没了，对我们激不起兴趣。狼烟炮效果就不同了，
爆炸声音如下雨天打雷，震耳欲聋，常被大人用来作过年
用的开门炮。

我所说的狼烟炮，就是冒出的烟似烽火台烟，燃炮的
捻子非常短，还不到一公分长。狼烟炮虽然捻子短，但燃
着后并不立即炸，而是先冒一会青烟，再冒一会黄烟方
炸。在当时，狼烟炮对于我们男孩子却是手中之宝贝，一
分钱一个，我们兜里常揣几十个，在夜晚时候放，方圆几
十里都听得到响声。

记得小时候玩狼烟炮，都喜好搞恶作剧，更多时则是
自娱自乐。我们几个小伙伴把狼烟炮插在粪便上，把短短
的炮捻子点燃，便躲藏得远远的，趴在地上，捂住耳朵，看
狼烟炮先冒徐徐青烟，后突突地冒股黄烟，随后一声巨

响，粪堆被炸得四处飞溅，躲得近的人则很可能会沾身上
粪便。有时是把狼烟炮点燃后，待冒出青烟，便有勇敢的
男孩儿去上前用废弃的瓷缸盖住狼烟炮，一会鞭炮爆炸
后会把瓷缸震上天空，常被炸得飞有树林子高，落地的瓷
缸被炸得凸凹不平，若谁不注意从天空中落下的瓷缸还
会砸到头上，有一回就曾砸到前来找我的哥哥头上，哥哥
被砸得吓了一大跳，当时把我们乐得笑逐颜开。最有趣的
当数在村长背后放狼烟炮，村长被震得一楞一楞的。

还曾记得有一回村里在山神庙开大会，村长在土台
上讲得唾沫飞溅，眉飞色舞，我们几个毛孩子从山神庙绕
进后台把狼烟炮放在村长背后，点燃狼烟炮，冒出一股股
黄烟似古时烽火台上的硝烟。听会的大人看见了纷纷把
耳朵捂住。村长不知咋回事，气得大叫，我讲的话你们都
不听，想造反呀！随着话音刚落，轰的一声巨响，村长被吓
得一哆嗦从土台上跌落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待回过神
来，气得大叫抓住娃娃，我们几个毛孩子早一溜烟跑远，
这是一次最惬意最刺激的玩法。但为此也付出了不小的
代价。大人们把我们零花钱搜去，狼烟炮没收，每个伙伴
屁股上还挨了大人几“破鞋”，我则挨了父亲一顿狠狠揍
打。因为这次放炮的几个男孩子被村长打听清楚了，村长

拿我们小孩子没办法，就拿我们几家大人出气，村长在会
上点名批评我们的父辈，所幸的是没有上纲上线，每家大
人仅扣了一天的工分。那可是1978年的时候，现在想来
倒有一点后怕。但这远没有改变我们对狼烟炮的钟情，只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惊险刺激的童年已时过境迁，对狼烟
炮的热情才逐渐淡漠。

如今小孩子又玩起了多种多样的安全鞭炮，已经看
不见了我少年时突突冒烟玩的狼烟炮，许是为了孩子的
安全缘故，不许生产加工了。应
该说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从玩
鞭炮的童年到不惑之年，30余年
时光恍如隔世。长江后浪推前
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不是吗？一
代代的少年在过年时节正演示
着不同的乐趣，也在演示着个人
的国家的不同的历史。

对亲人、对故土的思念往往都是从一份美食开始的。
兔年大年初一的早餐，我们在海南吃的是六安老传统：鸡汤挂面。
小时候，大年初一早上的鸡汤挂面都是老爸亲手做的。年三十晚上吃

完年夜饭后老妈就会把一只老母鸡放进一只瓦罐里在煤球炉子上炖着，
文火慢炖。这时候，四处的炮竹声不断，我和老妹、老弟三人是一边吃着零
食一边每人手提一个纸糊的红灯笼在大院子里串门。等到灯笼里的蜡烛
快要燃尽时，我们三个才回到家。一进门总是能闻到从厨房里飘出来的扑
鼻的鸡汤香味，我们总是嚷嚷着“好香好香”，心里充满了期待。

初一早上，老爸很早就起床了，他把瓦罐里的鸡肉用手撕成一条一条
的，将它放进铁锅里用葱姜蒜加酱油烩一下，然后另外起锅用鸡汤下挂
面，再将烩好的鸡肉放在面条的上面，碗里再浇一点烩肉的汁。我们各自
端起一碗，狼吞虎咽，吃得热气腾腾。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人间美味。

时光如梳，一年又一年，大年初一的鸡汤挂面，成了我儿时的一个抹
不去的记忆。听老爸说，鸡汤挂面他是跟爷爷学的，每年初一早上，六安当
地家家如此。如今，六安“挂面”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父亲故去多
年，但他的鸡汤挂面的味道已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今年的大年初一早上，我是第一次下厨做鸡汤挂面，凭借着记忆，摸
索操作，一开始我是把鸡肉放锅里炒，后来想想不对劲又赶紧加水烩，笨
手笨脚，但总算做好了。老婆和儿子很给力，都说好吃。我心里清楚，手艺
是差点，水又是海南的水，面是河南的面，佐料又不太一样，但吃着总还是
能感受到一点儿时的味道。

儿子现在还小，还体会不到我对鸡汤挂面这份美味的珍爱，但我在餐
桌边郑重宣布了，以后每个新年的初一，我都会做这道鸡汤挂面，这将成
为我们在海南过年的一个传统。

儿时的鸡汤挂面
汪根生狼 烟 炮

张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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